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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针线情缘
□朱号斌

流光碎影

啼笑皆非

市井写真家有儿女

三十六计
□张旭琳

姑娘叫彩玲
□张少刚

你说我说

没啥吃
□张廷安

退 钱
□马海燕

儿子喜欢军事，凡是军事栏目，
还有军旅题材的影视剧，必看无疑。
过年期间，儿子又迷上了《孙子兵法》，
一有时间就和老公大谈特谈三十六
计，说得眉飞色舞、乐不思饭。他还
时不时将三十六计应用到生活中。

一天，我检查完他的作业，问了
一句：“有漏掉的作业吗？”儿子对我
说：“我不会浑水摸鱼，也不会瞒天过
海，你不要无中生有，好吗？”

老公在一旁偷着乐：“要不我当
裁判，你们谁说得不对，就惩罚谁洗
碗、拖地，如何？”儿子说：“老爸，你也
不帮我说话，你这是隔岸观火，趁火
打劫！”

老公赶快讨好儿子说：“老爸最
相信你了，瞧你妈，写完就写完了，哪
有那么多话。”接着老公对我说：“我
现在肚子正唱空城计呢，怎么办？”

我说：“你少来反间计和苦肉计，
我也看过《孙子兵法》，你们用得再
好，可有一计没有我有优势！”

他们忙问：“什么计？”我得意地
说：“美人计。”

晚上，儿子从外面回来，看到从
不下厨的老公正在做饭，就问我：“老
妈，你是用啥计让老爸下厨房的？”没
等我回答，儿子便恍然大悟：“哈哈，老
妈，你肯定用了美人计。”

我跟女儿一起上街，看到一商
场门口海鲜小食品搞促销，决定买
一些。在我一番讨价还价之后，老
板终于同意把40元的食品便宜5
元卖给我。

我接过食品，把50元钱递了过
去。这时，我的手机响了，我赶紧从
口袋里拿出手机接听起来。

老板把找好的零钱递给我，我
接过钱后心不在焉地瞥了一眼就匆
匆放进口袋里。接完电话，我把手
机放进口袋里，刚走出没几步，突然
想起找的钱，于是，我从放手机的右
边口袋里掏出钱，发现叠在一起的
是25元。我心想一定是老板忙糊
涂找错钱了，就快步走回摊位前，
说：“你刚才是不是多找给我钱了？”
同时，我把那25元钱递给他看。

老板犹豫了一下，然后接过20
元钱，从钱盒子里换了一张10元
钱给我，嘴里不停地说着谢谢。我
和女儿在周围人钦佩的目光中离开
了。我不失时机地给孩子讲起了诚
信的重要性。

回到家，孩子迫不及待地把事
情讲给老公听，看着老公敬慕的表
情，我一脸自豪，感觉自己的形象瞬
间高大了。

我拿着脱下来的外套准备挂起
来，就在这时，我下意识地把手伸进
左边口袋里，拿出来一看，原来，放
在这个口袋里的钱才是老板找给我
的15元，那25元原本是老公给我
的买菜钱。

不过，我打算坚守这个秘密，无
论如何也不告诉他们俩。

放下早上的饭碗，我问妻子中午
吃啥，妻子说：“没啥吃。”一句“没啥
吃”，勾起我一段伤心的回忆。

那是20世纪50年代，我13岁的
那年春天。一天中午，爹下工回来。
母亲去做饭，面缸、米缸都是空的，拿
什么做饭呢？爹看没东西做饭，一句
话没说，蹲到大门外槐树下，低头抽
旱烟。没办法，母亲挖了半瓢谷糠，
放进两个烘柿，团成团，在锅里烙
饼。我喊饿，母亲焦心。饼烙好后，
爹抹把泪，一口都没吃，全分给我们
兄妹了。

青黄不接呀，家家缺粮，母亲借
都借不来米和面，只好天天去地里剜
野菜，勉强对付到麦熟。住在沟那边
的满仓就是那年春天饿死的。

妻子买菜回来，碰见邻居。妻子
问：“中午吃什么？”邻居也说：“没啥吃。”

我听着觉得奇怪。现在，每天米
饭、捞面、馄饨、饺子、馒头轮换着吃，
鸡、鸭、鱼，猪肉、牛肉、羊肉不断，蔬菜
品种繁多，想吃什么吃什么，想什么时
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为什么都说“没啥
吃”呢？

穷的时候“没啥吃”，那才叫真的
“没啥吃”；现在的“没啥吃”，是吃腻
烦了，追求更高标准了。

邻居张大爷给儿子小壮打电
话，手机里传出一个温柔的声音：

“亲爱的，我爱你！”
张大爷睁大眼睛看了一下号

码，没有按错。他转念一想，八成
是儿子交女朋友了。于是，他说：

“姑娘，让小壮听一下电话！”谁知
“姑娘”还是不停地说：“亲爱的，我
爱你！”气得张大爷把电话挂断了。

等儿子回到家，张大爷质问儿
子：“小壮，你是不是交女朋友啦？
今天我给你打电话，有个姑娘一个
劲儿地说‘亲爱的，我爱你’，弄得
我怪不好意思的，这姑娘也太不懂
礼貌了！”

小壮一听，愣了一下，然后笑
着说：“爸，你说的是彩铃吧？这
是……”还没等儿子说完，张大爷
埋怨道：“原来这姑娘叫彩玲，名字
怪好听，就是太不懂事了，你可要
好好说说她！”

小时候，晚自习结束后，我们几个
小学生边打闹边摸黑回家。一次，我
不小心跌入一个土坑内，慌忙爬出来，
一瘸一拐前行。

“妈——”回到家我一边喊着，一
边拍打着身上的土。母亲一把拉过我，
借着昏暗的煤油灯上下打量着我。“这
胳肢窝的线啥时候断了？裂开这么长
一条大口子，快睡吧，妈给你缝缝。”

妈妈把棉衣摊在腿上，凑到油灯
前，把线头放在嘴里湿一下，再用手一
捻，好一阵子才把针纫上。开始缝了，
母亲的手一起一伏，发出窸窣的响
声。她边缝边嘟囔：“今天缝了明天又
开，以后再剐破了，我不给你缝……”
听着母亲的唠叨，我心里美滋滋的。

18岁那年，我报名参了军。临行
前，母亲拉着我的手说：“孩子，到了部
队，娘不在你身边，衣服破了，你就自
个儿学着缝！”娘说着，不停地用手擦
拭着眼睛。

到部队后，领衣服的同时，我们也

领回一个近似香囊的小布包。战友们
管它叫“针线包”。新兵集训开始了，衣
服时常被剐破。我便学着母亲的样子，
搬一只小板凳坐下，将衣服放在腿上，
穿针引线。在不知被针扎过多少次后，
我终于学会了缝补衣服。

后来我退伍了，回乡当了小学教
师。如今，我到了退休的年龄，继续留
在学校发挥余热。

前几天的一个晚上，办公室外传
来了孩子们唧唧喳喳的说话声。我打
开门，五六个女生挤进屋来：“老师，我
的棉衣裂开一个大口子，你给缝缝
吧？”一个女生说。“我缝得不好啊！”我
有点难为情。“没事，我们不会缝，穿着
难看还冷。”孩子们望着我。“好吧，你
们得帮我把针纫上。”“行。”孩子们答
应着。

我把衣服摊在腿上，找来老花镜，
左手捏着开裂的布边，里一针、外一针
地缝起来。衣服很快缝好了，孩子们
又唧唧喳喳地离开了我的办公室。

回家与离家
□黄睿典

咱爸咱妈

每周最少通一次电话是我与爸妈
的约定，上班以后回家成了奢望，所有
的思念、牵挂都需要通过电话来倾诉。

上班以后，我一年才能回一次家，
每次回家，爸妈都会在火车站外等我，
一见到我就笑得合不拢嘴。

每次回家，餐桌上、橱柜里都堆着
我爱吃的东西，只要我张口说想吃什
么，妈就会做给我吃，爸就会买回来。
小时候教我不要挑食的爸妈，现在把
我当成小公主来溺爱。

每次回家，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和
爸妈唠嗑。一家人在我到家的当天晚
上坐在暖和的大床上唠嗑，熬红了双
眼，知心话铺了一床；我和老妈坐在厨
房里边择菜边唠嗑，我喜欢听她讲她
小时候的事情，听到有趣的地方就和

她一起哈哈大笑。
每次离家，爸妈都会送我，但是妈

从来都不送我到候车室，她说自己不
愿意待在人多的地方，我知道其实她
是不敢看我一步一步离开。有一次我
回头看妈，看她一个人站在候车室的
外面，风扬起她额前的头发，她的镜片
反着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每次快要离家，爸妈在餐桌上要求
我使劲儿吃，桌上的饭菜每天都在变，
都是我爱吃的；在超市里要求我使劲儿
买，只要我在某种食品前多站一会儿，
妈就会将它放进购物车。他们还把我
的背包塞满他们亲手烹制的食品。

现在我回洛阳上班已经好几天
了，回家跟父母团聚的时光仿佛昨天
才经历过。


